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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痴婆子传 》的口传文学特质
、

来源及叙事先导

王 立

辽宁师范大学 中文系
,

辽宁 大连

摘 要 《痴婆子传》的女性私情自述性叙事
,

直接取法于元代散曲
。

唐人的
“
田野作业

”

和小说中也早载录了女

性自夸性自述
。

这一
“

倒叙式
”

机抒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是独创
,

而有着文学史渊源
。

痴婆子的自叙
,

除了做世

劝善的伦理说教
,

仍不免带有 口传文学的诸般特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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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女史研究是女性研究的重要部分
,

可是这

一研究
,

难免不受重视历史文献传统的影响
。

而

且
,

历史文献是否真的属于载录了田野调查实事
,

有许多事实上今已不可考
。

因此
,

那些往往被贬

抑和忽视的文学作品—古代通俗小说中的材料
,

倒恰恰可以补充这方面的不足
,

于是通俗小说

中女性叙述者对于过去回忆的特点
,

就应成为女

性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尤加关注的问题
。

这里
,

通

过对著名禁毁小说《痴婆子传 》的溯源分析
,

可 以

对此加深认识
。

一
、

《痴婆子传》私情自述的叙事渊源

从文学史漫长的时空 中追索
,

对于《痴婆子

传》相关评介见文献〔〕
、

「
、

〕的私情自述性

叙事
,

可以说还有一个较为直接性的文学文本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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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书鱼

源
,

惜乎未见有人注意
。

如果不是那么拘泥文体
,

就可以断定
,

小说作者笔下那位痴婆子的大胆 自

述
,

事实上早已有了取法的样本
,

或许就真的自觉

不自觉地加以仿拟了
,

这就是那北方游牧民族文

化撞击下的元代散叭
。

当然
,

元散曲中的抒情主

体自我意识并不是最早的
,

但却无疑最为泼辣大

胆
,

并且还出现了女性为第一人称的
、

较为确切地

袒露内心情欲的篇什
。

可以说
,

其构成了元曲爱

情主调和女性文化突出特色的一个部分
。

例如
,

一位元代妓女毫无遮拦地吟唱
,

也属于

第一人称的 自吐情怀
,

而 自抒情怀又夹杂在特定

身份女性的 自我描述甚至 自我美化
,

以及第三人

称叙述之中
“

登金莲双凤头
,

缠轻纱一虎 口
,

我见

他笑捻敛峭过鸳瓮
。

敢眉下转将他心事留
。

占莺

花第一铸
,

正芳年恰二九
,

恰二九
。

生的来体态轻

瘦
。

你看他宝髻堆
,

玉笋长
,

露出春衫袖
。

〔大迁

鼓 〕相逢莺燕友
。

四眸相顾
,

两意相投
,

此情盈
,

皓

齿朱唇
。

不能够并香肩同携手
。

〔骂玉郎 〕妓娃俊

雅天生就
。

腰似柳
,

袜如钩
。

湘裙微露金莲难消

受
。

风流自古
,

偏惜风流
,

展转留情双凤眸
。

〔感

皇恩 〕呀
,

指望待饱玩娇羞
,

谁承望各 自分头
。

好

教我恨天高
,

嫌地窄
,

怨人稠
,

指望待相随皓首
。

谁承望鬼病因由
。

不 由人魂缈缈
,

体飘飘
,

魄悠

悠
。

〔东贩令 〕添疾病
,

减风流
,

废寝忘餐相应候
。

前生作下今生受
。

今不遂来生又
,

魂劳梦攘感离

愁
,

都则为女娇羞
。

〔采茶歌 〕都则为女娇羞
。

端

的是武风流
,

闪的人不茶不饭几时休 何 日相逢

同配偶
,

甚时密约共绸缪
。

〔赚 〕计上心头
。

暗令

家童私问候
,

休泄漏
,

何期两意同成就
,

为他憔瘦
。

〔乌夜啼 〕闪的我看看疾重
,

实实病久
,

为多情镇 日

空潺憾
。

呀
,

一会家近书斋想念无休
,

到黄昏愁云

怨雨相拖逗
。

更阑也无限忧愁
,

夜深沉雨泪交流
,

想娇容直到五更头
。

我与你从头一一他行受
。

果

然他心意坚
,

恩情厚
。

俺待要莺交凤友
,

燕侣莺

铸
。

〔节节高 〕喜孜孜暗讨求
。

语相投
。

今宵暗约

同成就
。

灵犀透
,

共焚香
,

齐言咒
。

日坠月上初沉

漏
,

星移斗转三更候
。

潜踪慑足近庭闹
,

轻移那步

临门候
。

〔鹤鹑儿 〕猛见了俊俏多情
,

我和他挨肩

携手
,

悄悄的行人兰房
,

暗暗的同眠共宿
。

娇滴滴

语颤声低
,

情未休
,

情未休
。

锦被蒙头
,

燕侣莺铸
,

旖旎温柔
。

受过 了无限凄凉
,

谁承望今宵配偶
。

〔尾声 〕多情此意难消受
,

书生切切在心头
,

受过凄

凉一笔勾
。 ”

闭

借助于套数组曲的层层推进
,

抒情性的咏叹

追寻桃花源

有次第有层次地写出了特定身份
、

年龄和情境中

的女性情感流程
。

这里
,

女性第一人称 自述式的

叙述
,

恰到好处地包容在具有抒情性的唱段中
,

其

渐次展露的女性心理
,

细腻而又贴切
。

而其展示

的内容
,

真切大胆
,

不难领会其所具有的人称
、

口

气
、

抒情方式的不可替代性
,

这一切
,

均非当事者

限知视角及其心理体验所不能体察得到
。

这说明
,

小说《痴婆子传 》中女主人公的 自传

式独 白
,

还早已 出现在相关文体—散曲中
了
。

以明代民间流行的通俗文学作品活跃的程度
,

以

及其广为传播所带来的对于清代通俗文学的诸般

濡染
,

《痴婆子传》的作者
,

该是能看得到这首元代

散曲的吧
。

何况民间理曲还不止于此
。

且若从诗

歌史上看
,

《诗经
·

氓 》已有了女性作为过来人的回

味思考和诉说
。

更有甚者
,

痴婆子第一人称的直

陈
,

其祖本不仅有此抒情文学的远近之源
,

还有着

文言小说厚腆的土壤滋补
。

唐人载有一份看来似乎真实的
“ 田野作业

” 。

说彭城刘颇经常对进士王胜说
,

三原县南董店
,

贞

元末年有位孟岖
,

百徐岁才去世
。

店人悉曰
“

张大

夫店
” 。

一次刘住该店
,

亲见这位看来六十徐岁的

老妇 孟抠
, “

衣黄铀 绸 大裘
,

乌愤
,

跨门而坐

焉
” 。

据这个有着特殊生理察赋的女性那不无夸

耀的自述

吾年二十六
,

嫁给张警为妻
,

警为人多力
,

善骑射
,

郭汾阳之总朔方
,

此皆部制之郡
,

灵夏

那径岐蒲是焉
。

吾夫张誓
,

为汾阳所任
,

请重衣

赐
,

常在汾阳左右
,

誓之貌
,

酷相类吾
,

警卒
,

汾

阳伤之
,

吾遂伪衣丈夫衣冠
,

投名为警弟
,

请事

汾阳
,

汾阳大喜
,

令替闽
。

如此又寡居一十五

年
。

自汾阳之亮
。

吾已年七十二
,

军中累奏
,

兼

御史大夫
,

忽思载独
,

遂嫁此店潘老为妇
,

迩来

复诞二子
,

曰滔
,

曰渠
,

滔五十有四
,

渠年五十有

二
,

是二儿也〔〕
。

尽管叙述重点在于老妇的精力过人和长寿
,

夹杂着对首任丈夫的留恋
,

但其主要的传奇性经

历和夸耀重点
,

还是在既 自诩女扮男装 偏偏扮作

亡夫
,

与亡夫同事一主
,

还要注意这个
“

张大夫店
”

命名背后的暗示性 的成功
,

二来在 岁高龄时说

嫁人就嫁人
,

还 年内连生 子
。

而尤其不应忽视

的是以女性叙述者本人为中心的带有 自诩 口气
、

夸示色彩 虽作为女性这一弱势性别
,

但是却能女

扮男装
,

具有超出男性的非凡体能和旺盛持久的

生命力
、

生殖力 其
“

忽思载独
”

中的性意味也是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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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焦
法排除的

。

还有
“

自汾阳之亮
。

吾己年七十二
”

显 以成疾
,

自料不治
。

囊所奉托
,

万一至此
,

愿申

示了自述者口气的急迫
,

以致语序倒置
。

九泉衔恨
,

千古睽离之叹
,

仍乞留止此
,

冀神会

此不可不谓启明人笔下的痴婆子 自述之先
。

于仿佛之中
。 ”’

这段奇闻在《太平广记 》中被列人
“

妖怪
’,

类所附 从叙事视点转换角度
,

有小说史家曾指出
“

人妖
”

类
,

说明故事的新闻性已达到了令人感到
“

这种通过第三人转诉的方式
,

已是前此小说中罕

不可思议的程度
。

而宋人钱易《南部新书 》庚集所 见的了
,

而作者却又不直叙
,

而是别生悬念 当李

收该奇闻
,

就改换成了客观的第三人称叙述 口气 章武再次来到华州王氏旧舍
,

不见家中有人时
,

,’原之南熏店
,

贞元末
,

有孟温者
,

百徐岁而卒
, ‘

见东邻之妇
,

就而访之
’ 。

这个东邻妇
,

先问来访

年二十六嫁张誓
,

誓为郭汾阳左右
,

与温貌相类
。

者何姓
,

知他姓李名章武后
,

也不敢就轻信他就是

警死
,

娠伪衣丈夫衣
,

为警弟
,

事汾阳
。

又凡一十 王氏的情人
,

于是又问
‘

囊有仆姓杨名果乎
’

回

五年
,

已年七十二矣
,

累兼大夫
。

忽思载独
,

遂嫁 答曰
‘

有之
’ ,

她才信以为实
,

于是
‘

泣告日一
’

原

此店潘老为妇
。

诞二子
,

曰涛
、

曰渠
。

涛年五十 来
,

王氏在托付东邻妻转达情意时
,

曾说明
‘

但有

四
,

渠年五十二
。 ”

与上两两对读就不难看出
,

这样 仆夫杨果者
,

即是
’ 。

这东邻妻的问姓问名问仆

一来
,

故事那种女性 自述腔吻中所洋溢的自诩
,

对 人
,

反衬出王氏为人的聪敏和精细
。 ”

这一理解

于首任丈夫的怀念
、

追恋
、

成功冒夫弟之名顶替为 基本不错
,

问题是何以再氏要如此提供细节
,

这体

官的庆幸与自豪
“

警为人多力
” 、“

吾夫
’, 、 “

吾遂伪 现了必定要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心上人情爱信息的

衣丈夫衣冠
,

投名为誓弟
,

请事汾阳
,

汾阳大喜
,

令 一种执着 而邻妇落实王氏的临终嘱托
,

也不只因

替闽
”

等
,

都不见了
,

故事的叙述重心
,

也移置到 为友情
,

还有对于王氏生死不渝恋情与人生悲剧

了晚年 岁之后的人生经历上
。

显然
,

如果以后 性遭遇的理解
、

同情和悯惜
。

面这段第三人称叙述来与上面第一人称 自诩 比 然而
,

若是从小说母题史的角度看来
,

王氏在

照
,

女性晚年对于旧事回顾
,

偏重在年轻时的经历 作品中实际上真是成为一个有意味的
“

主题人

和自我感觉上 而倘若换了别人来转述
,

则这种偏 物 ,’, 王氏对于东邻妇的一段 自述
,

自述作为少妇

重就不够突出
,

一些微妙的暗示和滋味就荡然无 数年之间真挚的
“

婚外恋
”

情感生活
,

其相思痴恋

存
。

如是女性 自述的偏重性
,

也不免体现在明人 达到刻骨铭心
、

废寝忘食的程度
,

以至于临终遗言

笔下痴婆子的自述上
。

还深相嘱托
。

小说以少妇王 氏对挚友的坦诚 自

李景亮的传奇《李章武传 》
,

写王氏明知 自己 白
,

强调了男女私情之于女性所构成的无边的相
生年不久

,

与远方的情人晤面无期
,

就把她和李章 思憾恨
,

尤其是这一事件在女性一生情感生活中

武之间难于忘怀的男女私情
,

以及数载殷切思慕 无可替代的位置与价值
,

这岂是持道德论者所能

之恨
,

原原本本告诉了密友东邻之妇杨氏
,

以期通 轻易抹煞的 而这 自白又是镶嵌在邻妇的转述之

过杨氏

嘿瓢蘸
中

,

成为这一人生情感悲剧的核心表现
。

可见
,

痴

访之
。

乃云
“

王氏之长 婆子的
“

倒叙
”

机杆
,

并非突如其来
,

其实有着无可

老
,

皆舍业而出游
。

其子妇段已再周矣
。 ”

又详 否认的文学母题史的多重渊源
。

与之谈
,

即云
“

某姓杨
,

第六
,

为东邻妻
。 ”

复访

郎何姓
,

章武具语之
。

又云
“

囊曾有谦 仆 姓
杨名果乎

”曰 “

有之
。 ”

因泣告曰
“

某为萝中妇

五年
,

与王氏相善
。

尝云
‘

我夫室犹如传舍
,

阅

人多矣
。

其于往来见调者
,

皆弹财穷产
,

甘辞厚

誓
,

未尝动心
。

顷岁有李十八郎
,

曾舍于我家
。

我初见之
,

不觉自失
,

后遂私侍枕席
,

实蒙欢爱
。

今与之别累年矣
,

思慕之心
,

或竟 日不食
,

终夜

无寝
。

我家人故不可托
,

复被彼夫〔自己丈夫

东西
,

不时会遇
。

脱有至者
,

愿以物色名氏求

之
,

如不参差
,

相托抵奉
,

并语深意
。

但有仆夫

杨果
,

即是
。 ’

不二三年
,

子妇寝疾
。

临终
,

复见

托曰
‘

我本寒微
,

曾辱君子厚顾
,

心常感念
,

久

二
、

自述视角中女性隐秘心理的真实性和复杂性

一般认为
,

古代小说乃至叙事文学中
,

对于女

性隐秘心理和行为的描述是为数不多的
。

不少借

助于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的小说涉及此情此事
,

基

本上要着意以之体现一种惩戒做世的教化功能
,

也正缘此
,

其袒露女性私情心理不免有所保留
,

要

打折扣
。

于是
,

限于种种风俗戒律
,

这一内容的真

切袒露
、

往往要在女性自身带有自述性的作品中
,

才近乎真实地展示
。

而所谓
“

代言
” ,

虽未必纯粹
,

仍不能全然掩盖其女性 自述的基本性质
,

这种性



第 期 王立 《痴婆子传》的口传文学特质
、

来源及叙事先显

质
,

如果从 口传文学性质的角度观察
,

可以放大并

较为清晰
。

同时还不能忽视在特殊视角下
,

其可

能存在着口传文学所带有的种种复杂现象
。

如果

能够揭示这种特点的性质乃至其所构成的主客观

原因
,

则可能会更加逼近问题的实质
。

即使是
“

她
”

—自诉者保留与载录者平等的态度
,

也会因性别的差异
,

未必将 自己的隐私和

盘托出
,

或多或少的修饰势所难免
。

口述
,

不仅是

一个忠实的当事人的个人感觉
,

还可能因为其所

受到各种媒体 舆论 的影响而改变 自己对于当初

经历的感觉和记忆
。

也就是说
, “

她
”

的视角可能

会有所变化
,

所持有的观点也未必是先前所曾实

存过的
,

不同程度地要有水分和失真现象
。

自述—局外人与局内人的身份问题
。

个

人很难代表集体
,

这一点具有地域性
。

而且还有

时间的阶段性
。

一个人在晚年对于亲历私生活的

理解回忆
,

与其青年
、

中年时期的感觉是不能同日

而语的
。

也许
,

在青中年时还有较多的羞涩
,

但晚

年的追忆 尤其是社会下层人或代言
,

一般说来

却再也没有必要矜持和羞涩
,

往往含有炫耀
、

教训

和忏悔
,

甚至不排除也有 自矜和夸示的成分
。

一般来说
,

叙述者愿意同外人 远处的与事无

关者 诉说
,

而不愿意让他们周围的人知道
,

也当

是 口述文学的一个特点
。

而为什么这一现象在某

些小说里却没有体现出来 因为不能仅仅理解为

小说人物是作者本人
,

多半还是代言
。

因此可以

更加无所顾忌不受追究
,

抑或以某种更为便利的

方式
,

对其女性人物的行为进行新的解释和辩解
。

随着女性当事人年龄的增长
,

记忆力的衰

退
,

陆续经历的生活体验介人
,

记忆不可能没有改

变
。

然而
,

何以对于讳莫如深的内容还会如此清

晰 其中是否存在有意的隐瞒或歪曲 抑或故意

宣扬炫耀 倘若让叙述者再来一次叙述
,

她会不

会出现别的版本 完全可能
。

而且面对于不同的

听者
,

她会不会修饰改变其中的某些敏感 内容
。

那些难于避免的记忆诗意化功能
,

以及不再羞涩

的晚年时 自觉不 自觉的炫耀夸示
,

可能使得当年

繁复多样的经历被提纯和美化了
。

因此
,

这就像

小说中慨叹老者常说的
“

哭无泪
,

笑反有泪 近事

不记得
,

远事记得清楚
”

的老年状态体现
。

于是
,

不能把如今的小说文本作为考察其中女主人公真

实经历的可靠依据
。

那么
,

她的 自述性回忆其真

实性有多大的程度

而月
,

也不能忽视婚爱—家庭在古代女性

生活中的位置
,

可以说就是其生活的本身和全部

意义所在
。

作为一个下层家庭里较晚过世的见证

人
、

幸存者
,

上了年纪的痴婆子也就无须再掩饰什

么
,

甚至有理由认为
,

且她本人更实实在在地觉

得
,

她昔 日生活的价值体现就在于此
。

从文化身

份角度看
,

痴婆子究竟在向何种文化认同呢 伴

随着羞涩感的淡化和往事回味的诗意化成分增

加
,

无疑
,

那就是老年心态支配下对于年轻时温馨

情感生活经历的美好追忆
,

这不是结尾附加的忏

悔所能掩盖的
。

于是痴婆子的 自叙除了做世劝善

的伦理说教
,

仍不免带有 口传文学的诸般特征
。

三
、

明末清初民间性文化取向在类似文本中的旁证

清初蒲松龄创作的理曲《琴瑟乐 》中
,

作者也

是假托一位年轻女性由待嫁
,

到出嫁和新婚体验

的全过程
,

叙述偏重在年轻女性的性心理体验
。

而这一叙述却不是在多年后的回忆
,

而是以一位

少妇回想不久之前发生过的重要事件来展开
。

作

品开头
,

叙述者即自称是一个 岁的少女
,

她正处

于怀春之际
,

哥哥娶了一位 岁的嫂子
,

见彼思

此
,

设身处地
,

情不 自禁也为 自己的出嫁而着急
,

暗自里埋怨爹妈
。

尤其是她新婚由娘家回来
,

对

于自己眼中的新婚丈夫形象与 自己情态心理的自

述

使不的催着轿夫跑
,

仔管一走就到了
。

那

人急忙往外迎
,

好像拾了一个大元宝
。

瞅空就

来捻索人
,

故意含羞装着恼
。

低低骂声臭东西
,

进屋和你把帐找
。

走进中堂
,

走进中堂
,

拜过婆婆进绣房
。

喜

得俏冤家
,

把嘴儿合不上
。

左右细端详
,

左右细端详
,

手里儿摸索 口里

儿忙
。

脸上笑眯嘻
,

我全看不上那急模样
。

不管长来不管短
,

进门就是搂抱俺
。

头磕

头儿亲又亲
,

声声埋怨俺把他闪
。

几天没见就

怪生茬
,

笑着笑着红了脸图
。

这也许就真的是清初北方民间少妇的性爱心

理体验
,

当与痴婆子生活的明末或明中叶时期差

异不大
。

法国有的女性主义理论家
,

渲染男女生理心

理和创作上的差异
,

并倡导用此差异进行文学创

作
,

把
“

差异创作
”

作为女性结构和颠覆父权文化

秩序的策略和手段
。

其中一项就是女性生理在文

学话语中体现的可能性
,

她们呼吁女作家要用
“

身

体写作
” , “

写 自己
,

让你的身体被听见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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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
,

文学形式被充分性别化了
,

她们将语言组织

成男性的和女性的
。

在写作中有意识地追求
“

真

正的
”

女性经验
,

伴随着正宗的女性语言
。

众所周知
,

政治性与批判性是性别批评的重

要特色之一
。

而这一特色
,

不像许多性别文化研

究者那样仅在现当代文学中找到
,

其实不过是易

于找到而已
,

不少古代叙事作品
,

事实上早有了相

当生动的体现
。

像女性性魅力
,

即在男性眼里所

构成
“

她者
”

的情感撼动力
,

往往不可低估
。

祝允

明《野记 》称
“

洪武中
,

欧阳都尉挟四妓饮
,

事觉
,

逮妓急
,

妓分必死
,

大丧其貌以往
,

一老青谓 曰
‘

予我千金
,

能免尔死
。 ’

妓予之半
,

脊日
‘

上位神

圣
,

宁不知若曹之侈肆
,

慎不可欺
,

当如常见
,

更加

饰耳
。 ’

妓 曰
‘

何如
’

肯日
‘

须沐浴观洁以脂粉
,

香泽冶面典身
,

令香远彻
,

而肌理媚艳之极
,

首饰

衣服
,

悉 以金宝锦绣
,

虽相服裹据不可 以寸素间

之
,

务穷尽妖丽
,

能夺 目荡心则可
。

第如此
,

无用

它术
。 ’

间其词
,

日一味哀呼而已
。 ’

妓从之
。

比见
,

上令自陈
,

妓无一言
。

上倾左右 曰
‘

绑起杀了
’

妓解衣就缚
,

自外及内
,

备极华烂
,

绿彩珍具堆积

满地
,

照耀左右
,

至裸体
,

肤肉如玉
,

香闻远近
。

上

曰
‘

个小妮子
,

使我见之
,

也当惑了
,

那厮何知

理
。 ’

即叱放之
。 ”

没有理由怀疑这一载录的真实

性
。

按 这里
,

人治社会的行为方式
、

弱点
,

为官府

法律下级执行者 老青 所洞彻
,

暗示肉欲贵贱贤

愚均不可避免
,

带有民间所谓的狂欢节文化对于

官本位体制下权贵威严的讥讽和挑战
,

似乎
,

那些

看似俗不可耐的东西也会浸染甚至征服神圣的理

性和官法
。

古代小说中
“

自叙传
”

的写作形式
,

可以将一

般通行的男权话语既定的女性规则加以重新语义

化
。

在
“

自叙传
”

这种形式下
,

便于逃避
、

也容易有

别于男性话语的笼罩
,

以此表露作为叙述主体的

女性一己的某种真实体验和真情实感
。

在此
,

女

性作为主人公和叙述人
,

在一种虚拟的时空中具

有话语主体的角色身份
,

也就可能更有效地否定

男权文化对于女性价值意义的界定
、

解释
,

从而确

立女性的视点
,

表达女性 自身对于世界真实理解

解释和诸多权利
。

当然
,

在明清时代满世界的男

权话语中
,

很难要求一下子就在文学创作中就体

现真正的女性话语
。

主流叙事所带来的诸多文化

惯性
,

其实是与整个男权世界的文化观念紧密相

连
,

互相生发的
。

不可能一下子线性对应式地奇

迹般冲破
、

超越其束缚
。

但是
,

小说《痴婆子传 》以

其因故出新
,

将
“

自述
”

延伸放大到近乎女性一生

的性爱生活体验
,

毕竟最卓有成效地展示了女性

隐秘的内心世界和心路历程
。

于是
,

就在这新视

角和叙事方式下
,

惯常的写法被打破了
,

如此尝试

带来的叙述腔吻令人深感新奇
。

尽管我们也不应

忘记其口传文学性质和必要的母题先导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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